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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展科幻想象、丰富科幻灵感。二
是我国移动互联网络建设为电影创
作、传播和鉴赏提供了广阔空间。近
年来，以新媒体为依托，我国科幻电
影在数量上显著增长。据笔者对国内
各大电影网站所进行的不完全统计，
我国科幻长片产量2016年首度突破
100部，2017年产量超过130部，其中
多数是网络大电影。由于主管部门统
一网络大电影与院线电影审查标准
等原因，2018年长片数量有所下降，
但已知的仍有83部。其中，有一些影
片其实是挺不错的，如小成本大思路
的《孤岛终结》（2017）、富于思辨
性的《天才J》（三部曲，2018）等。
2019年元月，又有《零八三七》《天
使源代码》等影片问世。前者具有浓
郁的“川味”，描写海清集团法人李
浩遭合伙人王鑫陷害，出逃途中邂逅
寻找弟弟的四川姑娘韩湘子，靠量子
机器人冻结王鑫在瑞士银行账户，
昭雪自己。后者着眼真爱衰减所导致
的生育危机，描写未来一种名为“天
使”的基因病毒使人类的Y染色体发
生变异，以致无法生育男性婴儿，需
要通过时间旅行来查找源头、挽回局
面。由于《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
人》票房喜人，估计会有更多电影在
融媒体平台上问世。三是我国科幻实
验短片和商业性类型片之间形成了
相互补充、相互激励的关系。这些短
片多数是高校师生制作，内容和手法
不拘一格，其拍摄为影视新人的成长
提供了重要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胤祥
执导的《Parapax》（2007），由夏
笳编剧并主演。本片在篇幅上接近于
长片（58分钟），但在创意上属于实
验短片，用夏笳的话说，在观念上是
“元科幻”，即对于科幻的反思。影
片中不止一次宣告：“科幻是我们的
生活方式！”也可以说，科幻是一种
量子态，是承认自身的存在具有多种
可能性。你只是占有某种生活方式，
其他都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你身边，就
像量子力学的波函数那样。
强调创始之年，抑或元气之年？
如果将“元年”理解为创始之年的
话，那么，也许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要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1938年已
有《六十年后上海滩》），新中国科
幻电影元年要追溯到20世纪下半叶
（1958年《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问
世），新时期科幻电影元年要追溯到
20世纪80年代（1980年《珊瑚岛上的
死光》首映）。今天所说的以《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为议题的则
是中国科幻大片元年。电影本身正由
于媒体科技突飞猛进等原因而经历
变革，我们很可能会在科幻电影领域
不断迎来新元年（譬如VR科幻电影
元年等）。如果将“元年”理解为元
气之年的话，那么，中国科幻电影所
需要的是一种生机勃勃、可持续发展
的局面。我们在有关报道中看到了相
关电影工作者之间的相互支持（例如
《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客串郭帆
执导的《流浪地球》），但也听说了
水军之间的彼此较劲（例如有意压低
豆瓣评分）；看到了对贺岁科幻片成
功带来整个行业腾飞的乐观预计，但
也听到了对于科幻电影在整个市场中
所可能占有的容量有限的担心；既看
到了对2019年科幻贺岁片成为元年
里程碑的评价和赞扬，又发现了关于
2019年只是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次“小
升初”阶段考试、未来道路阻且长的
保留态度。从整体上说，中国科幻电
影的兴盛既需要相关电影工作者的
通力协作，又需要电影观众更多的关
注、理解、宽容与支持。一年之计在
于春。中国科幻电影2019年的开局如
此不同凡响，那么，还有更多的业绩
和成果可以期待。
更值得期待的也许是“中国科
幻电影学派元年”，这是得靠国际影
响和历史地位来说话的，需要影片
制作、发行、评论和研究等环节协力
实现。目前，中国电影学派建设已经
作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立项，正由北
京电影学院牵头进行。从以往的情
况看，科幻电影在国产电影业属于弱
项，每年的票房占比通常不足10%。
人们提到科幻电影时经常想到的是
进口大片，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国还
有科幻电影这个类别存在。学术界对
科幻电影的关注度很低，像《记忆大
师》（2017）那样烧脑的作品也只在
相关报刊上搅起了不大的涟漪。在这
一意义上，我们要特别感谢《流浪地
球》和《疯狂的外星人》，因为它们
成功地使科幻电影成为舆论热点和
媒体议题，而且正在海外产生越来越
大的影响。也正在这一意义上，我们
非常期待舆论的热度转化为后劲的力
度，媒体的现象级点评转化为理论研
究的深度。只要元气旺，中国科幻电
影岁岁有元年。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
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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